
楔子

中古世紀，南榭里斯堡。

「她們找我又有什麼事？」

低沉有磁性的嗓音隱隱透露著不耐，一身狩獵裝束的藍斯洛顰起颯眉卻絲毫不減

眉宇間的英氣。

他在祖母的貼身女僕曼蒂的帶領下穿越過金碧輝煌的長廊，只見一前一後的兩人

在迴廊轉了個身便走進一條狹窄的密道裡。牆上懸掛的火把照亮了幽暗的地道，

他修長腳下的長靴摩擦石板地發出規律的聲響。

「曼蒂，妳知道這一次她們又想做什麼嗎？」

前頭的女僕手摀著嘴唇輕笑，「夫人說她們想要請少爺參加一個實驗。」

又是實驗！

藍斯洛拋了拋白眼，真想嘆氣。

他發誓，自己將來絕對不要找一個冒險心與好奇心十足的女子當妻子！

這個城堡裡有祖母桑妮塔和母親葛蕾絲就夠折騰人了。

父親也是這麼認為的吧？所以才會假借公爵會議的名義逃到別的領地去，而不是

留在城堡裡當兩位夫人的實驗品！

曼蒂敲了敲厚重的木門，旋即推門入內，尾隨在後頭的藍斯洛則無奈地撥了撥垂

落在額前的棕黑髮絲，嘆口氣以認命似的模樣踏入密室裡。

與城堡裡的富麗堂皇截然不同，這間隱藏在堡內不為人知的祕密石室幾乎沒有任

何雕琢裝飾，僅僅是利用岩石主體的自然形勢建構而成，除了樸實簡單的木質桌

椅與書架之外，再無多餘的擺飾。

「藍斯洛，我們等你好久了！」

城堡的女主人葛蕾絲一看見兒子便熱烈地迎上前，身上那一襲雍容華麗的絲綢禮

服沾染了不知名的墨綠色粉末，她卻絲毫不以為意，兀自興高采烈的拉著他走向

婆婆。

「桑妮塔，藍斯洛總算來了，我們立刻開始吧！」

他無奈地任由母親拉扯自己走向木桌旁的奶奶。

父親總是抱怨自己的妻子即使在結婚生子多年之後，依舊改不掉生性毛躁的缺點。

唉，藍斯洛認為父親顯然語帶保留……事實上，他認為馬廄裡的小母馬都比母親

還要溫馴穩定！

「可以請哪一位告訴我這次的實驗是關於什麼嗎？」

髮絲有些凌亂的桑妮塔微笑慈藹可親，不像一般的貴夫人戴上滿手的戒指寶石，

她就這麼乾乾淨淨地素著一雙手整理起桌面上的瓶瓶罐罐。「孩子，你不需要這

麼不耐煩啊！」

「抱歉，奶奶。」

「你何不過來給我一個日安之吻？」

藍斯洛毫不猶豫的迎上前擁住奶奶給予她一個親吻。

往後退開一步，他露出自從踏進密室後就不曾展露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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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颯英挺，顛倒眾生！ 
「藍斯洛你聽我說，桑妮塔終於研究出來，她真是太聰明、太了不起了！」 
「奶奶本來就很聰明啊。」 
葛蕾絲彷彿完全沒有聽見兒子說的話，美麗臉龐上飛舞著滿滿的欣喜與雀躍。「其

實我從來不曾懷疑桑妮塔的能力，只是沒想到她竟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研究成

功了！天啊，我簡直不敢置信呀！」 
「到底研究出什麼呢？」 
她一愣。「我不是一開始就告訴你了嗎？」 
「不，妳沒有。」 
葛蕾絲顯然陷入短暫的困惑，「桑妮塔，我沒說嗎？」 
藍斯洛暗自嘆氣，側轉俊臉。 
「曼蒂，何不由妳來告訴我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的，藍斯洛少爺。」始終佇立在木門角落的貼身女僕微微躬身，嗓音清脆語

氣持穩。「桑妮塔夫人成功解讀出《梅林手札》裡的魔法最高機密，兩位夫人非

常雀躍，所以想請藍斯洛少爺來參與這一次的實驗。」 
又是那一本《梅林手札》！ 
藍斯洛幾乎要忍不住嘆息。 
自從父親從一個流浪旅人手中買下那一本據稱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魔法師梅林

親筆記錄的魔法手札，城堡裡的兩位女主人就陷入荒誕可笑的漫天實驗裡。 
而這麼多次的經驗累積下來，藍斯洛對於魔法這種東西只有一個想法—— 
它根本就是雞飛狗跳的代名詞！ 
「我拜託妳們不要……」 
葛蕾絲撲過來握住兒子的雙手，那一雙淺褐色的眼眸就宛如夜空晶燦無比的星子。

「號稱最高機密的魔法，你難道不好奇嗎？」 
不好奇！ 
「你想像一下，你馬上就要感受到最偉大的魔法師梅林所創造出來的神奇魔法，

也許他就是利用這個法術協助亞瑟王建立王國啊！」 
雖然有點失禮，但他是個生性務實的人。 
「你真的認為我跟桑妮塔口中的魔法只是一種胡鬧嗎？」 
藍斯洛微仰著下頷，閉上雙眼。他不想看母親星眸轉黯的悲戚模樣，也不想望見

奶奶哀嘆自憐的神情…… 
「好吧，我投降！這一次要我怎麼做？」 
「曼蒂，妳聽到了嗎？藍斯洛答應了！」 
「是的，夫人，我聽見了。」 
「那麼妳還不趕快做準備？」 
「好的，夫人。藍斯洛少爺，請您站在這個位置。」 
他認命地任由祖母最親信的貼身女僕將自己推站在密室的正中央，「接下來呢？」 
「你開始規律的左右各轉三圈，絕對不能停止喔！葛蕾絲，妳將這些瓶子裡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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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撒到藍斯洛身上。曼蒂，妳來負責這幾瓶，而我則負責唸咒語。」 
桑妮塔指揮若定，只見她翻開那一本梅林古籍開始唸唸有詞。 
看著母親將墨黑細碎的東西往自己身上扔，像個傻瓜似的轉著圈的藍斯洛強忍住

跳開的衝動。 
「能告訴我這是什麼嗎？」 
肯定不是浪漫的玫瑰花瓣！ 
葛蕾絲笑嘻嘻，「是曬乾的蜥蜴。」 
妳怎麼敢摸它？ 
藍斯洛再也壓抑不了閃避的念頭。如果自己沒記錯的話，母親以前是個連看見老

鼠尾巴都會尖叫的貴婦人啊！ 
一個小石子般的硬物打中藍斯洛的頭，他捺著性子撥開。「曼蒂，妳手上的又是

什麼鬼玩意兒？」 
「是乾燥後的毒蛇心臟，少爺。」 
藍斯洛發誓，有機會他一定要燒了那本梅林古籍！ 
正當更多莫名其妙的東西宛如小雨般往他身上砸，深感愚蠢至極的藍斯洛漸漸覺

得自己受夠了…… 
「妳們別再胡鬧——」 
奇怪，他怎麼開始覺得頭疼暈眩？是被這些稀奇古怪的東西給氣壞的嗎？還是奶

奶的唸咒聲讓他頭痛？是了，一定是因為不停左右轉圈的關係！ 
藍斯洛漸漸覺得世界由慢而快急速旋轉起來。 
「妳們還沒告訴我……這一次的實驗是什麼？」 
老天，他的頭好重！ 
而母親葛蕾絲的聲音緩緩地從他的頭頂落下，轟然像打雷…… 
「是空間轉移術，兒子，我們要把你從這裡迅速移動到一百哩之外的樹林裡。」 
荒謬…… 
「已經派了侍衛備好馬匹在樹林等待您，請少爺可以放心前往。」 
前往什麼啊！他哪裡都不會去好嗎…… 
「成功了、成功了，桑妮塔妳看到了嗎？藍斯洛的身體開始變模糊了！」 
胡說！他好好的站在這裡，哪兒變模糊啦…… 
老天，他站不住了！ 
藍斯洛在失去意識之前，唯一感覺到的就是自己跌墜在地的砰然巨響。 
 
半天過後。 
「報告夫人，我們搜查了整座森林與方圓十哩之內的環境，完全沒有藍斯洛少爺

的蹤影。」 
桑妮塔與葛蕾絲焦急的對望一眼。 
怎麼辦？為什麼會這樣呢？ 
難道藍斯洛真的失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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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去找，派更多人去找啊！一定要把少爺找回來！」 
究竟是哪裡出錯了呢？ 
藍斯洛不應該失蹤，她們只是想把他從密室內移動到樹林裡啊！ 
第一章 
「老天……」 
恍恍惚惚的藍斯洛遲緩地伸手扶著太陽穴的兩側，皺緊眉心努力掙扎著想要睜開

雙眼。 
他好像聽見什麼人的痛苦呻吟？ 
不知身在何處的危機感催促著他盡快恢復清醒，知覺感官比理智還要早一步甦醒，

藍斯洛發現原來發出呻吟的正是他自己。 
手撐著冰冷的石板地緩緩坐起身，他重重搖了搖頭，企圖恢復清晰的意識。 
這裡是密室，原來他還在這裡……孤單一人。 
瞧，根本就沒有什麼所謂的「空間轉移術」，等會兒他離開密室的第一件事就是

去把那本荒謬可笑的《梅林手札》給燒了！ 
他跌跌撞撞的扶著木桌站起身，望了望四周。 
一片漆黑。 
這是怎麼回事？ 
他熟悉的在黑暗中行走，三兩步來到牆邊，劃開木台上的打火石點燃懸掛在牆角

的火把。 
母親和奶奶呢？ 
她們到哪裡去了？就算臨時有急事離開，離去前也該為他留下一盞燈火啊！真是

不夠義氣…… 
就算昏倒後的自己太過沉重，母親和奶奶根本搬不動他，又不能吩咐家僕們進入

這間密室將他抬出去，只好任由他躺在冰冷的石板地，但至少也該叫曼蒂為他蓋

上一條被子吧？ 
藍斯洛心裡嘀咕著，甩了甩僵硬的臂膀。老天，他覺得自己好像一塊破布似的被

狠狠扭曲了一陣，全身痠痛。 
只要燒了那一本《梅林手札》就天下太平了！ 
藍斯洛一邊走向密室門口，一邊安慰著自己。 
驀地，他停下腳步，遲疑地回過身凝視室內。 
是錯覺嗎？ 
雖然所有的擺設陳列完全沒有變動，書櫃桌椅仍然在它們原來的位置上，但是他

卻感覺這裡好像荒廢很久似的？ 
這實在沒道理啊！ 
一切都沒改變，不是嗎？ 
拋開心頭的疑惑，他決定離開密室去完成眼前最首要的任務—— 
銷毀那本《梅林手札》！ 
他，恨透了那一本將他搞得雞飛狗跳的破爛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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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蔥般的指尖輕輕撫摸著臉頰旁的美麗羽毛，戴著豔麗面具的裴語晴淡淡抿起一

抹甜笑，凝視著舞池裡一對對優雅旋舞的騎士名媛。 
「剛剛猛一回神，還以為自己走錯時空掉進中古世紀了。」 
調笑般的低沉嗓音自她身後響起，她踩著高跟鞋輕巧旋身，一看見對方，立刻毫

不猶豫的傾身上前給予一個親密的擁抱。 
「嘿，妳真的知道我是誰嗎？」 
瘦削高䠷的男子笑了笑，精銳的目光穿透面具依舊熠熠閃爍。 
「除了哥你還會是誰？」聽聲音也知道呀！ 
笑靨如花的裴語晴退出哥哥的懷抱，摟著他的手臂和他一起站在樓梯的頂端凝視

大廳裡的金碧輝煌，舞池裡雙雙翩然起舞的儷人身影倒映在玻璃窗上，更顯得衣

香鬢影、流光浪漫。 
「真是搞不懂妳。」 
「怎麼了？」 
裴翊斗輕輕拉扯衣領，這一身中古騎士的裝束，顯然比嚴肅筆挺的西裝更讓他感

到不自在。 
「舉辦生日 Party 不是不可以，只是妳為什麼還要指定是中古世紀的化裝舞會

呢？」害他不得不穿上這一身怪異到極點的裝束，把自己搞得好像是馬戲團裡參

加嘉年華遊行的猴子！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老妹在大廳的入口處放了張桌子供人挑選面具，雖然款式也

讓他很有意見，但總能勉強戴在臉上遮醜，否則他這個堂堂大企業的總裁面子要

往哪兒擱啊？ 
身旁的裴語晴將哥哥的抱怨聽在耳裡，立刻揚出一串銀鈴般的笑聲。 
「因為你現在在這座南榭里斯堡啊！」 
她當然看出哥哥渾身不自在，而這一點，更讓她覺得費心舉辦這一場化裝舞會是

值得的！ 
「早知道就別送妳這座城堡當生日禮物了。」裴翊斗小聲嘀咕，努力忍住拉扯衣

服的衝動。「照妳這種邏輯，如果我下回送妳一座金字塔當禮物，妳豈不是會要

求我把自己捆成木乃伊？」 
「說不定喔！」裴語晴忍著笑容慎重點頭，強調語氣中的可行性。 
「妳想得美吧！我犯得著這樣作踐自己嗎？」 
她的回應是漾著嬌笑，挽住哥哥的臂彎款款走下樓梯。 
「爸媽今晚沒來參加妳的生日舞會？」 
「那一對夫妻還窩在南美洲的某個洞穴考古呢！」 
裴翊斗詫異地看了妹妹一眼，「考古團的工作還沒結束嗎？那我得趕快叫祕書聯

絡一下，看看他們身邊還缺不缺經費了。」 
裴語晴聞言停下腳步，側轉身正面迎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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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麼？」 
還沒開口，她就已先給他一個大大的擁抱。 
裴翊斗失笑，「妳這是幹麼？只不過是送妳一座城堡當禮物，難道妳覺得感謝得

還不夠多嗎？」 
「我是謝謝你對家人的慷慨。」她吸了口氣，深深抱緊他。「你放棄了自己的夢

想，卻毫不猶豫的把賺來的錢花費在我們的身上，滿足我大大小小的希望、無止

境的資助爸媽考古的夢想，那麼你自己呢？你又為自己做了什麼？」 
「嘿，別說得好像我很悲慘似的，妳忘了我是跨國企業的大總裁嗎？」 
「可是……」 
「我現在很快樂。再說我也沒有放棄當個流浪旅人的夢想，只是要等我賺夠了錢。

開玩笑，我可不想做個苦哈哈的窮浪人！」說著拍了拍妹妹的頭，他皺了皺眉。

「個子這麼嬌小，都不知道妳那種媲美大金剛的精力到底是打哪裡來的？」 
妹妹是個生性急躁的超級行動派，名媛淑女那一套她學得七零八落，但是裴翊斗

一直認為只要她想做，她甚至擁有摧毀巴黎鐵塔的精神和活力！ 
「你說什麼？」 
最討厭人家提她的矮個子了！裴語晴正想發難，裴翊斗忽然抿起笑容，扣住妹妹

的纖腰將她旋了個身。 
裴語晴立刻會意，同樣抿起溫柔淺笑。 
「裴總裁、裴小姐，我是『歐紀藝術』的彼得．布萊恩，謝謝你們邀請我參加這

一場華麗的化裝舞會。」 
「您太客氣了！」 
「希望你今晚玩得盡興。」 
默契十足的兄妹倆一搭一唱，既得體又盡責。 
「裴小姐，有件事我非告訴妳不可！妳知道嗎？我發現妳的面貌模樣和一幅中古

世紀的名畫很像呢！」 
裴大總裁一副熱烈參與討論的樣子，「哦？畫的是金剛拔樹嗎？」 
裴、翊、斗！ 
裴語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急忙轉向愣住的彼得。「我哥哥就是愛開玩笑。」等

會兒我再砍死他！「您剛剛提到我長得很像名畫裡的人物嗎？呵呵，您真是太抬

舉我了。」 
裴翊斗懶洋洋的睇了妹妹一眼。妳也知道是抬舉啊？ 
裴語晴冷淡掃了他一記。走開啦，討厭鬼！ 
彼得沒察覺這一對兄妹的暗潮洶湧，依舊說得急切。「是真的，只要你們看過那

幅畫就知道了，是中古世紀的知名畫家『勒斯』的作品。裴小姐真的跟畫裡的女

郎很神似，我越看越像！」 
裴翊斗哼哼啊啊的應酬幾句，輕鬆打發這個彼得讓他閃到一旁去喝酒。 
「你真是沒禮貌！」裴語晴沒好氣的睨了哥哥一眼。 
「跟這種眼睛有毛病的人還有什麼好說的？整個舞會裡的人都戴著面具，尤其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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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上這一副更是閃得像掛在聖誕樹上的燈泡，最好他有透視的本事，這樣都能看

清楚妳的臉！」 
「城堡裡有掛我們全家人的照片啊！」 
「哎，妳是壽星嘛，難免有幾個狗腿的人。」 
「說到底，你就是不相信我的容貌長相有可能跟一幅名畫相似就對了？」 
「沒錯！」 
持續發出譴責抗議的裴語晴沒發現到舞池裡突如其來的騷動，但裴翊斗敏銳地注

意到了，倏地停下腳步。 
裴語晴差點撞上他。 
「你幹麼？」 
「妳不是說所有參加舞會的人都要戴上面具嗎？」 
「是啊，只要踏進城堡的入口就一定會被這樣要求的。」 
「我看未必吧！」 
什麼意思？ 
裴語晴繞過哥哥的身軀走到他前面，站在階梯中段的她一望見舞池裡的那抹身

影……立刻震住！ 
裴翊斗將妹妹震懾的反應看在眼裡，挑了挑颯眉，雙手環胸。 
「那麼妳倒是說說看啊，底下那個帥得不像話的男人是打哪兒來的？」 
 
 
藍斯洛覺得很不對勁！ 
自己到底昏睡了多久？ 
他完全沒有聽母親和奶奶提起即將在城堡裡舉辦宴會的事情啊！難道這是一個

驚喜嗎？ 
應該是驚嚇吧！ 
僕人的動作什麼時候變得那麼迅速？在他踏進密室之前，整座城堡完全沒有任何

準備，而現在整個大廳卻滿是戴著神祕面具翩翩起舞的男女？ 
藍斯洛一邊走著，一邊頻頻回顧四周。 
他沒發現自己在人群中引起不小的騷動，因為所有的心思全部被怪異的景象給吸

引。 
裝潢擺設明顯變動過了，是什麼時候做的？ 
竟然出現很多他從來不曾見過的東西！ 
牆上掛著的不是火把……但是它卻會發亮？不僅將城堡照亮得宛如白晝，而且完

全沒有火焰忽明忽滅的閃動？ 
那是什麼？怎麼辦到的？ 
還有這些人的交談，困惑遊走在人群裡環顧周圍，有些人的對話他聽得懂，但更

多的是他從未聽過的語言。 
這些人到底是從哪裡來的？遙遠領地的異族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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驀地，胸口湧現一種莫名的騷動，心思紛亂的藍斯洛靜止所有的動作，緩緩仰頭

向上凝望—— 
她是誰？ 
居高臨下的站在那裡，即使戴著豔麗的面具依舊遮掩不了她那白皙似雪的極淨美

肌。 
沒來由地，藍斯洛竟忍不住好奇它撫摸起來的觸感是否和想像中的一樣完美？ 
她看見他了嗎？ 
衷心希望她看見了！ 
否則在場有這麼多人，他實在沒有把握自己能夠越過人群靠近這一名神祕的女郎，

並向她引見自己。 
可是……這太可笑了！他不應該擔心這一點，不是嗎？ 
他是這座城堡的繼承人，在這一場宴會裡他才是主人啊！母親呢？奶奶呢？有了

她們的引見，要和這一名神祕的女郎攀談並不是什麼難事呀！ 
藍斯洛開始急切的在人群中尋找家人的身影。 
他想認識她！ 
也說不出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深刻的感受，但是……想認識她，一定要認識她！

從沒有哪一個女子能讓他在乍見的同時就有如此強烈的渴望—— 
無法說服自己對她的美麗視而不見！ 
突然地，兩名烏黑長髮挽起的女郎淺笑著站在他的面前。 
「你也是受邀來參加化裝舞會的賓客嗎？」 
他困惑似的側了側俊臉，皺眉不語。 
「他好像聽不懂中文。」其中一名女子改為用英文詢問，「你好，我是莎莉，這

是我的朋友梅雅，你也是來參加裴小姐的生日舞會的客人嗎？」 
裴小姐？ 
「妳們好，我是藍斯洛。」 
「你是不是弄丟了你的面具？」 
面具？藍斯洛這才赫然發現自己竟然是眾多人群中唯一沒有遮掩住臉龐的人！ 
驀地再仰頭，難掩胸口閃過的那抹失落…… 
那名女郎不見了！ 
不再將注意力放在眼前這兩名搭訕自己的大膽女子，也沒有一一回應朝自己接踵

而來的女郎們，藍斯洛梭巡的目光落在一張張似妖豔、似鬼魅的華麗面具上，眼

花撩亂的竟讓他有些心急。 
藉口推拒了陸續向他走來的男男女女，他熟練地在大廳不起眼的角落遊走。 
他得趕快想辦法替自己弄到一只面具戴上才行！ 
與眾不同的他太過顯眼反而礙事，自己現在除了要弄清楚這場宴會究竟是怎麼一

回事之外，更要找到母親和奶奶……如果可以，他也很想重新找到那個神祕女子，

能有認識她的機會！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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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的疼痛感和對方的驚呼聲同時響起，藍斯洛直覺地伸手拉住那一雙撐壓在他

胸前的小手。 
「抱歉，我撞疼妳了嗎？」 
英文？ 
裴語晴近距離的定眼細瞧眼前這個宛如從畫布裡優雅現身的偉岸男子，那一張俊

美無儔的臉龐就在自己的面前…… 
她忽然好慶幸自己的臉上戴了面具，適時遮掩住連她自個兒都無法解釋的雙頰緋

紅。 
老天，是她！ 
又驚又喜的藍斯洛一時間忘情地加強捏握她手腕的力道，裴語晴吃疼地微微瑟縮

了下。 
他趕緊鬆開手。「對不起，我弄傷妳了嗎？」 
她咬了咬唇，忍不住笑出來，同樣以英語回應。 
「初次見面的兩句話，你都在跟我說抱歉。」 
藍斯洛怔了怔，跟著懊惱發笑。「看樣子似乎是如此。」 
她知道她的雙眼璀璨得宛如他所見過最明亮的星辰嗎？即使被豔麗的面具所遮

掩依舊散發出最耀眼的光芒。 
裴語晴在他灼炙的眼神注視下竟感到有些害羞。 
心跳得好快，好像都要亂了節拍。 
為什麼？ 
這實在沒道理啊，自己甚至還不認識這個男人…… 
天鵝絨的酒紅色布幔被窗口拂進的夜風吹動得隱隱飄揚，似有若無地掩蔽著兩人

的身形。浪漫悠揚的樂曲混雜著酒香在城堡的每一處中蕩漾著，空氣中彷彿也感

染了繾綣的氣息。 
身為這一場化裝舞會的主人，自己是不是應該主動開口製造話題？尤其她很想弄

清楚一件事—— 
眼前這個男子是誰？ 
今天是她的生日舞會，所有的賓客名單她都親自參與擬定，卻對這個俊美到不像

話的男人完全沒印象。 
布幔的另一頭，她隱約聽見其他女子在談論尋找他的話題，裴語晴立刻想起自己

一直握在手中的東西。 
「我替你拿了一只面具，戴上吧？」 
藍斯洛低頭一望，驀地笑開。 
俊颯倜儻的模樣再度讓裴語晴的心跳漏了一拍！ 
「謝謝，我正需要它。」 
「戴面具是這一場化裝舞會的規定，我只是不希望有人破例。」 
所以自己還特地跑去入口處拿了只面具滿場尋找他，並不是因為她不想讓其他女

人看見他的俊美，然後就像蜜蜂沾上糖蜜似的不斷在他身邊打轉……她只是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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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希望有人破壞了她這個主人所訂下的規矩。 
是的，是這樣的！ 
看著戴上面具的他多了分神祕詭麗的氣息，裴語晴忍不住再度暗自讚嘆。 
這一場中古世紀的化裝舞會簡直就像是為他的魅力量身打造的，不僅是他身上的

衣著打扮，還有他舉手投足間散發出來的氣質，都和她想像中的中古騎士如出一

轍。 
「我是藍斯洛，請問我有這個榮幸知曉妳的芳名嗎？」 
他近似嚴謹的語法和彬彬有禮的自我介紹讓裴語晴抿唇輕笑。 
這個人真的很認真的在扮演中古世紀的騎士角色呢！ 
「我叫裴語晴。」 
裴語晴？好奇怪的發音，感覺像異族的名字？就他所知，城堡附近的領地並沒有

這個姓氏啊！ 
「我們要一整晚都站在這裡嗎？」裴語晴提醒自己應該要擔任起城堡主人和宴會

壽星的角色，「也許你想去別的地方走走？」 
她不是想跟藍斯洛獨處，不是的！ 
只是因為身分的關係，她理所當然的有招待賓客的義務啊…… 
「這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城堡，也有不少的傳說，雖然我還不太熟悉就是了。」她

又道。 
藍斯洛俯低了俊臉凝視她。 
光線透過酒紅布幔彷彿也染上一層氤氳的紅，灑落在裴語晴白皙似雪的肌膚上更

顯得迷醉誘人。 
他忽然不想放開她，還想延長和她相處的時光！ 
「如果你有興趣，我可以為你介紹這座城堡裡的……」她提議著。 
驀地，他伸手拉起她的手腕。 
咦？ 
裴語晴仰起螓首就迎上藍斯洛那一抹顛倒眾生的俊美笑容—— 
她的呼吸差點靜止！ 
「妳想跳舞嗎？」 
她咬著唇，猶豫著該怎麼告訴他她的舞蹈細胞並不佳。 
「請賞我一支舞的時間好嗎？」 
他不再等待她的回應，逕自托摟著她的腰際步履流暢地將她帶進擁擠的舞池裡。 
戴上面具的他不再以那一張俊美無儔的臉龐吸引眾人的注意，反而以貴族般自信

優雅的身段和華麗嫻熟的舞姿攫奪他人的目光！ 
幾乎是被他的手臂箝護在那一副壯闊的臂彎裡，裴語晴只覺得此時此刻不停旋轉

舞動的雙腳好像不是自己的…… 
原本就蓬鬆華麗的裙襬在藍斯洛的旋舞帶領下更像盛開的花朵般旋轉飛揚，裴語

晴腳下的高跟鞋幾乎沒有著地，在他的力道巧妙引領下，身體彷彿融進悠揚的樂

曲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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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語晴又驚又喜的仰頭凝望他，品味著未曾有過的感受。 
「害怕嗎？」 
她逸出清脆嬌笑當作回應。 
藍斯洛因她坦率笑語聲而倍感喜悅，隔著性感面具朝她淘氣眨眼。 
「方才邀妳跳舞時，妳的表情看起來是害怕的。」 
被他看穿了？她臊紅了臉龐，「我也很驚訝……原來跟你在一起並不會。」 
他情不自禁地收攏了臂膀，悄悄將她摟得更近，性感低語。 
「這是我的榮幸。」 
彼此注視的兩人沒有注意到四周逐漸退開的人群，大廳一角的樂師繼續賣力演奏

著，只求能為這一雙美麗共舞的儷人延續無瑕的浪漫。 
站在高處的裴翊斗雙手環抱著胸口，嗤笑了聲。 
看樣子老妹很樂啊！他站在這兒好像都還能聽到她銀鈴般的笑聲哩！真是個不

懂掩飾心思的丫頭，至少也該裝一下矜持嘛！ 
只是……那個擁有貴族般氣質的男人到底是誰啊？ 
凝視著悠然結束舞姿的兩人手挽著手狀似親暱的走向不起眼的角落，裴翊斗注意

到妹妹唇畔揚起的甜美淺笑和嬌豔欲滴的飛紅雙頰，忍不住伸手挲了挲下巴—— 
這是裴大總裁思索重大決定時的習慣。 
那個男人的來歷……他是不是有必要暗中調查一下呢？ 
正要溜出宴會去找叫自己的助理幫忙查，裴翊斗卻先被人叫住。 
「姪子。」 
他轉頭，看見了叔叔裴烈，倒是沒發現堂妹。 
「叔叔。」 
裴烈笑了笑，「你對語晴是真的好啊，居然為了她這麼大手筆買了城堡。」 
「她是我唯一的妹妹嘛，也正好有這筆資金。」裴翊斗漫不經心地笑了笑，「雖

然有人跟我競爭，但幸好沒超出預算。」 
裴烈神色僵硬了下，乾笑了兩聲，「要是早知道是你要買，我就先跟你談了。」 
「喔，原來那個競爭的買家是叔叔你？」裴翊斗若有所思，他在跟城堡的原主人

談買賣的時候，對方說有另一個買家，並且也跟著調整開價，似乎勢在必得。 
但他聽說叔叔公司的狀況似乎不是很好，怎麼這個時候想買城堡？ 
「對……」裴烈咬咬牙，「姪子啊，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這座城堡能不能轉賣

給我？你想想，這麼大的城堡每年的維護費也是很驚人，語晴又是做那種不賺錢

的行業，到時候還不是你負擔，她也真的是不懂事……總之，買這城堡只是一時

好而已，還不如再賣掉。」 
「維護費那些，對我來說還不算負擔，我賺錢就是要支持他們三個的喜好嘛。」

裴翊斗又笑了笑，「而且這件事我不能作主，城堡現在已經是語晴的了。」 
裴烈震驚，「什麼？你送她了？」 
「對啊。」 
裴烈深吸口氣，目光四下梭巡，明顯是在找裴語晴，但沒看到人，回頭對上裴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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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的視線，他勉強扯了扯笑容，「既然這樣，我改天找語晴談，我想到我還有事，

我先走了。」 
說著，他匆匆走開。 
裴翊斗看著他的背影，嘀咕了句，「我這個叔叔看起來也要查一下。」 
 
 
重新回到布幔後頭的兩人輕喘著，卻說不出此刻呼吸的急促究竟是因為剛才那一

支舞，抑或是心旌悸動的緣故。 
裴語晴忘情的將額頭棲靠在藍斯洛的胸口上，不僅感受著自己的喘息，更聆聽他

急切怦動的心跳。 
直到感覺到一隻溫熱的大掌輕柔撫過自己的髮梢，她這才察覺彼此過度親近的距

離，趕緊慌忙退開！ 
「不好意思，我因為跳舞覺得有點累，所以才靠在你身上休息一下……」 
「沒關係，別放在心上。」 
凝視她羞澀的側臉，藍斯洛更是止不住唇邊的輕笑。 
怎麼辦？ 
他發現自己仍然不想放開她，不想讓她回到人群裡。 
「我帶妳去逛逛吧？」 
「啊？」她驀地仰起頭看他。 
不是吧，是不是搞錯了？這樣的台詞應該是由她來說的吧？ 
「有哪個男士在等著妳回去他身邊嗎？」 
「沒、沒有啊！」 
裴語晴的腦海裡曾短暫的浮現出哥哥的臉，但旋即被她剔除！宴會裡有這麼多環

肥燕瘦的女郎，老哥最不希望的就是有她黏在身邊礙事吧？ 
「那麼就再陪陪我好嗎？」 
她望了他一眼，嬌羞地咬唇點頭。 
雖然立場好像有點對調了，但是他這樣的口吻應該是想要多和自己相處的意思吧？ 
「我對這座城堡每一吋都很熟悉。」 
不會吧？怎麼可能呢？她都還常常在這裡頭迷路耶！ 
「我是這一座城堡的主人！」他宣告。 
裴語晴震驚得嘴巴差點闔不起來。 
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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